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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拉雜談
動畫電影《八仙！》 「出

圈」 ，帶起了一波八仙熱。一些報
道把 「八仙」 的故事稱作 「神
話」 ，一位搞民俗的朋友卻告訴
我， 「八仙」 是傳說不算神話。神
話者，主角多為擁有超自然力的
神，傳說則更具人間性。不過，中
國多得是土生土長、得道飛升的神
仙，還有不少從神界跑到凡間過小
日子的。神話和傳說本沒那麼涇渭
分明。

八仙八仙，組團成仙。鐵拐
李、漢鍾離、張果老、呂洞賓、何
仙姑、藍采和、韓湘子、曹國舅，

這八位所處時代不同，出身地位各
異，湊成一桌，竟毫不違和，中國
文化特別是世俗文化之包容性，可
見一斑。

八位仙人的形象和故事，在古
代典籍中出現的時間其實有早有
晚，到元代八仙故事才初具雛形，
明代吳元泰《東遊記》刊印之後，
八人名單徹底固定下來。

我讀《東遊記》大概是在三十
年前，在我們鎮上工人俱樂部的圖
書館。看到這個書名時很好奇：除
了《西遊記》，還有《東遊記》？
一翻，原來是八仙的故事。那時，

我已看過電視劇《八仙過海》，也
看過電影《八仙的傳說》，這兩部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影視作品塑
造了幾代人心目中的八仙形象。尤
其是《八仙過海》的主題歌， 「據
說世外有天仙，天仙休羨慕，世人
刻苦幹，何難亦有歡樂園」 ， 「有
志能自勉，艱辛不用怨，奮鬥留汗
血，得失笑傲然，但求為世上更添
溫暖」 ，旋律悠揚，陽光向上，至
今想來，仍覺內心充盈。

八仙IP化出的文化意象極多。
比如，八仙各有法器，木雕、年畫
等民間藝術創造出了 「暗八仙」 ，

僅以八件法器符號代指八仙。 「狗
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張果
老騎毛驢——往後看」 這些歇後語
膾炙人口。家裏吃飯的方桌，如果
能坐八個人，便叫作八仙桌。新冠
疫情期間，八位重症醫學專家馳援
武漢，被網友尊稱為 「重症八
仙」 ，仁心仁術更令人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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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票同盟》

人每天在城市裏遇見無數陌生人。有人在電
車上坐到我們身旁，有人在街角與我們擦身而
過，有人在商店排隊時站在前面。大部分面孔轉
眼便忘記了，可是，假如同一個陌生人不斷出
現，我們會不會開始懷疑：這只是巧合，還是命
運正在暗示什麼？

智利作家多諾索的短篇《夫人》便從一次平
凡的偶遇開始。敘事者厭倦了待在房間裏，隨意
登上一輛電車，在下着零星小雨的下午穿過城
市，身旁坐着一名五十歲左右的婦人。婦人不美
也不醜，不窮也不富，穿着綠色雨衣，眉毛比一
般人更靠近眉心。她沒有做任何特別的事，敘事
者甚至沒有留意她何時下車。

可是，第二天晚上，敘事者又在另一個街區
看見婦人。兩天後，他在市中心的人群中再次認
出她。此後，夫人不斷出現在不同地方：公園、
商店、電影院、街道。她從來沒有注意敘事者，
兩人也沒有交談，但敘事者開始在人群中尋找
她，記下她喜歡綠色、抽哪種香煙、經常買菜回
家。

這些細節看似令敘事者逐漸了解婦人，實際
上卻暴露了兩人之間的陌生。他知道她買什麼，
卻不知道她住在哪裏。他看見她與朋友談話，卻
不知道她為何痛苦。他以為自己熟悉她，卻連她
的名字也不知道。婦人因此成為一個奇怪的存
在：既是城市裏普通的人，又像是命運特意安排
給敘事者的一個緣分。

故事之所以是故事，正是它把 「巧合」 一步
一步變成 「必然」 。敘事者起初只是偶然遇見婦
人，後來卻主動四處尋找她。即使婦人沒有出
現，她的身影仍佔據他的房間、工作與睡眠。

《夫人》解釋了偶然之必然性：每一次相遇
都沒有改變外在世界，卻改變了敘事者的內心。
真正推動故事的，不是婦人再次出現，而是他開
始相信她的出現具有意義。

最後，敘事者突然確信婦人快要死了。翌
日，他果然在報紙上看見她的訃告，並參加了她
的葬禮。這是否證明兩人之間真的存在某種聯
繫？當然有。那是作者為他們建立的聯繫，也因
為故事，悄悄連起了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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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檸茶少甜
不少港人趁着暑假出外旅遊，

令我想起多年前的趣事。當年我與
家人一起赴泰國自助式旅遊，其中
一天參加了當地的即日旅行團，乘
坐旅遊車參觀曼谷近郊的水上市場
和美功火車站。團隊導遊很風趣，
並能說普通話，令我們更易明白景
點特色和風土人情。

到達美功火車站時剛好是飯
點，行程並不提供午餐，故此導遊
便帶領團友到達周邊的餐廳，讓團
友隨着本身喜好自行光顧。餐廳之
內，導遊以泰語協助團友點餐，一
些團友想要 「凍檸茶少甜」 ，導遊

說： 「不需要刻意叫少甜，因為香
港人總要求少甜，故此店家為了省
卻麻煩，現在沖製的檸檬茶全都不
甜了！」 團友們樂不可支，覺得導
遊在說笑話。我卻有另一番體會：
香港人生活壓力緊張，因此空閒時
間便出外旅遊，成為不少國家和地
區的消費者。港人在外，不單擁有
中國人身份，亦能反映好些香港文
化特色， 「凍檸茶少甜」 可說是其
中一種。

我沒有研究數據，只知不少港
人真的很喜歡喝凍檸檬茶。好些香
港的茶餐廳都會標榜其高質量，甚

至是 「正宗」 的凍檸茶。由此引申
而來，一些飲食商人前赴其他地區
發展，以至近年內地亦有港人開設
的茶餐廳，同樣會以香港地道飲食
作招徠。港式奶茶可說無出其右，
凍檸茶亦是數一數二。

我太太就是凍檸茶的支持者，
差不多每天都喝一杯。她說優質凍
檸茶的茶味清甜，檸檬味道適中。
倘若遇到一杯苦澀凍檸茶，她便寧
願置之不理。

凍檸茶又有別於熱檸茶，後者
沒前者般受歡迎。凍檸茶予人一種
時尚和悠閒的感覺，套用香港俗話

就是 「型」 。另一方面，港人十分
注重健康，故此近年大部份顧客都
會要求 「少甜」 ，甚至 「走甜」 。
我太太會自攜一包輕便裝的代糖，
要一杯 「凍檸茶走甜」 後自行加入
代糖調節個人口味。總之就是各適
其適，也許這亦是港人的時尚風
格。

不一般的致敬
七月二十四日是一個值得紀念

的日子。當晚是香港中樂團紀念民
樂泰斗彭修文誕辰九十五周年於香
港大會堂音樂廳兩場音樂會的首
場，也是彭大師昔日助理閻惠昌最
後一次以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身份
指揮恩師作品專場（附圖），更專
門請來彭修文麾下中央廣播民族樂
團的尖兵們來港參加演出，而且亮
點陸續有來。

大概不太多人知道的是，彭修
文一九九六年接受香港中樂團邀
請，出任第四任音樂總監。可惜
「出師未捷」 ，同年辭世。臨終前
完成大型民樂《揭天鼓吹——香港

節日序曲》，準備在香港回歸，總
監就任音樂會時首演。時間一晃三
十年，五十一頁的總譜仍有待首
演。

紀念音樂會可謂精選了大師的
傳世力作，主要獨奏部分更是由大
師昔日精兵擔綱演出。例如首場開
場曲《豐收鑼鼓》擔任排鼓領奏的

馬里，一九九〇年代是廣播民樂團
成員。一開始的獨奏擊鼓，精確有
力，最後敲擊與樂隊對話，加速節
奏完成，非常精彩。

耳熟能詳的《瑤族舞曲》，從
一開始革胡撥弦，突出了樂團自家
研發環保胡琴的優美音質。閻惠昌
對音量的控制讓主題旋律以不同風
貌奏出，流暢自然。《月兒高》更
是歷年最有深度演繹的一次，其中
〈銀蟾吐彩〉琵琶獨奏由前廣播民
樂團首席陳音彈奏，印象深刻。
《亂雲飛》請來京胡姜克美、嗩吶
周東朝，同樣展示彭大師尖兵的功
架。

壓軸《秦‧兵馬俑》也是筆者
聽過多次演出最有深度的一次，閻
惠昌的講解，一句 「對和平的渴
望」 ，讓人感動。最為難得的是，
兩首加奏曲請來彭大師的女兒彭弘
加入革胡聲部，演奏她父親編配的
廣東音樂《娛樂昇平》和《步步
高》，全場報以節奏式的掌聲，氛
圍難以用筆墨形容。

莫斯科夏夜漫遊

悄悄連起了我和你

一年比一年熱的夏天已在全球人
類眼下。當 「破紀錄高溫」 逐漸成為
新聞日常，上月的《經濟學人》拋出
的一個問題特別值得思考：人類能不
能把自己練得更耐熱？

答案是可以，而且人體的耐熱能
力，遠比我們想像中更有可塑性。

運動生理學有個概念叫 「熱適
應」 ，說得簡單些，就是讓身體在安
全範圍內適度接觸高溫。研究發現，
經過幾天訓練後，人體血漿容量會增
加，心臟不必再為散熱而拚命加速；
流向皮膚的血液更多，汗腺也會更早
開始工作，汗液中的電解質流失反而
減少，於是同樣的高溫，人會感覺沒
那麼難熬。

理想的熱適應方法是在實驗室利
用 「控制型體溫過高法」 ，把核心體
溫維持在約三十八點五攝氏度九十分
鐘，連續五至七天。不過，這需要熱
室和醫療監測，顯然不是一般人的日
常。

真正值得借鑑的是近年的研究成果。英國布
萊頓大學指出，在炎熱環境中進行適量運動，本
身就是熱適應訓練。二〇一六年的一項研究發
現，每天慢跑四十分鐘，再泡四十分鐘熱水澡，
連續六天，多項耐熱指標便明顯改善。更有意思
的是，今年發表於《Healthcare》的研究顯示，
即使不運動，只要健康長者每天泡四十攝氏度熱
水一小時，持續四天，同樣能啟動熱適應。

這些研究共同說明了一件事：身體需要的不
是受苦，而是適度升高核心體溫，讓散熱系統提
前 「演練」 。但再好的熱適應也不是高溫免疫。
補充足夠水分與電解質依然不可少。

全球暖化不會因個人意志而停止，但我們至
少可以讓身體學會與炎熱和平共處。畢竟，未來
真正需要適應的不是某一次熱浪，而是一個愈來
愈熱的新常態。

莫斯科的夏日，短暫而繽紛。當高緯度的晚風漫過俄羅斯
首都的街巷時，這座城市便墜入夏夜的溫柔夢境。

圖為七月二十三日晚上九點十分左右，人們在俄羅斯莫斯
科乘遊船欣賞克里姆林宮及莫斯科河沿岸風光。

新華社

兩男一女三位耄耋老人結成 「團
夥」 ，出沒首爾各式 「網紅」 餐廳，
大吃 「霸王餐」 。這是韓國電影《肉
票同盟》的主要情節。

三位老人都是晚年寂寞，缺衣少
食的苦命人。一位終身未婚，沒有子
女。一位喪偶且與兒子老死不相往
來。還有一位的女兒、女婿車禍遇
難，和外孫相依為命。兩個老頭平日
靠撿廢紙盒掙點飯錢，老太太則擺個
小攤販賣蔬菜。本來三人也就含辛茹
苦，平淡無奇地過下去了。但一個老
頭出主意，慫慂另兩人和他一起去飯
館吃肉，然後藉口上廁所或去外面抽
煙，偷偷溜走不埋單。另兩人起初覺
得此舉不妥，但吃肉的幸福感，冒險
的刺激感，和同伴 「並肩作戰」 的情
誼都讓他們難以自拔。他們最終被
抓，受到了相應的懲罰。

至此， 「法家」 會覺得惡有惡
報，公平公正。 「善人」 會同情失
獨、空巢、貧困老人的不幸。但影片

更有意思的層面是敦促觀眾正視、尊
重並盡量滿足老人群體的訴求。 「肉
票同盟」 三人組的確犯了法。但像片
中的法官一樣罵他們 「社會渣滓」 ，
欲除之而後快顯然是社會推卸責任的
做法。人老了難道就無權表達自己的
慾望和想法，就該自我了斷，不給人
添麻煩嗎？而且，劇情安排他們從衣
食無憂甚至富裕風光的富商、詩人到
陷入困頓，顯然也在提醒觀眾：人人
都會老，人人都可能落魄。

影片大致採用傳統的性別眼光，
安排老太太給兩個老頭做飯，而老頭
出謀劃策也更有行動力。但它暴露的
社會、文化問題非常深刻，發人深
省。

看見與被看見
從小我們就被教育，要學會

「設身處地」 為別人着想。這句話
聽起來簡單，真正做起來卻很難。
因為設身處地的前提，是你得先知
道對方身處的是一塊怎樣的土地，
每日經歷的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倘
若連他的生活是什麼模樣都不了
解，所謂代入，很多時候不過是拿
自己的經驗去想像別人的人生，最
後難免變成種種 「想當然」 和 「堅
離地」 。

帶着類似的心情，我翻開了清
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叢瑞安的
《馬駒橋的時間：我打零工的那些

日子》。這是一本社會學紀實，記
錄了作者二〇一八年以來對於北京
郊區馬駒橋這個「城中村」的觀察、
體驗以及思考。作者親身體驗日結
零工的生活，把那些可能平日很少
有機會接觸的人生，一點點寫給我
們看：天還沒亮就去找活，等待被
挑選，搬運、裝卸、勞作，再用一
天的體力換回一天的微薄收入。

我不敢奢望自己坐在冷氣房裏
翻完這本書，就真的能體會日結工
的辛苦。文字終究隔着一層距離。
但至少，它讓我稍稍靠近了一點。
知道他們每天怎樣過日子，也許下

一次在現實裏遇到類似的人和事，
我會少一分想當然，多一分理解；
少一點苛責，多一點寬容。

這種閱讀感受，讓我想起此前
讀《我在北京送快遞》時的感覺。
兩本書寫的不是同一群人，卻有一
種奇妙的異曲同工：他們明明一直
生活在我們身邊，甚至直接支撐着
我們習以為常的城市生活，卻又彷
彿透明人一般，長期處在我們視線
之外。

我們收到快遞時，看見的是包
裹；工地落成時，看見的是高樓；城市
乾淨整潔時，看見的是街道。我們

享受着一切便利，卻很少想過，那
些便利究竟由誰一點點搬到我們面
前。他們不是不存在，只是習慣了
沉默，也被我們習慣性地忽略。

所以我很喜歡這類書。它們未
必能讓我們真正 「成為」 另一個
人，但至少替我們推開一扇門，讓
我們看見那些原本看不見的人。而
被看見，本身就是一種尊重。

B5 2026年8月10日 星期一小公園

樂 活
潘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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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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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大川集
利 貞

逢周一、五見報

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樂問集
周光蓁
逢周一見報

墟 里
葉 歌

逢周一、三見報

寰宇採聞
逢周一見報

▲人體的耐熱能力具有可塑性。 AI製圖


